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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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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全球视野下的中国ZZ世代文学世代文学

（上接第1版）
从讲述精准扶贫故事的歌舞剧《大地颂歌》，到全景描写中国脱贫攻坚的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乡村国是》；从表现伟大抗疫精神的话剧《人民至上》，到抗

击疫情主题歌曲《坚信爱会赢》……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灵魂，新时代文艺书写时代之美，彰显信仰之力，弘扬人间正道。

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奖项的引导下，一大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脱颖而出。

“面对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事件，文艺工作者从来没有置身事

外，从来没有缺席缺位，始终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

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

托，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磨炼人品、锻造艺品，德艺双馨的文

艺队伍不断充实壮大。

“‘演员’这两个字沉甸甸，饱含前辈挣得的荣誉、时代赋予的责任、人民殷

切的期待。”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说，为人民奉献精神食粮，演员责无旁贷；

为民族贡献精神力量，演员大有可为。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壬寅年伊始，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一场新春“冬奥之约”，架起中华文明与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二十四节气、黄河之水、中国结、迎客松、折柳寄情、雪花主题歌……饱含

圆融和合等中国理念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惊艳世界。中华文化和

冰雪元素交相辉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贯穿始终。时光定格下东方大国

的奋进雄姿，更激荡中华文化的自信昂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

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努力推动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收视超过30亿人次，《永乐大典》回归再造见证中华

儿女传续文脉，系列图书《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深受读者欢迎，《国宝档案》

《唐宫夜宴》等传统文化节目频频“破圈”，舞剧《只此青绿》、昆曲《牡丹亭》等多

部力作叫好叫座、一票难求，故宫、敦煌等国潮文创 IP让生活更有“文艺范

儿”……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全面促进戏曲传承发展；全国

地方戏曲南方会演、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等戏曲

演出活动，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戏曲剧目；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录制了全国优秀

京剧演员的380余部代表性剧目；“名家传戏”活动的开展、中国京剧优秀青年

演员研究生班的举办，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戏曲人才。

坚定文化自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新时代生动的艺术实践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张扬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22年的这个5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推出大型文化节目《从延安出

发》，联合10余家国家级文艺院团、院校及演出机构，展演话剧、歌剧、舞剧等

多类型精品力作，展示新时代文艺成果。节目中，平均90余岁的前辈艺术家

与“90后”青年追寻者“时空对话”，赓续红色血脉，凝聚文艺力量。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新时代中国文艺牢记“国之大者”，勇

攀艺术高峰，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周玮、施雨岑、史竞男、王思北、蔡馨逸）

主持人：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

对话者：陈 昶（同济大学）

顾文艳（华东师范大学）

王子瓜（复旦大学）

全球性的Z世代文学

这三年，全球大多数的Z世代年轻
人都是在中学和大学校园生活中度过
的，特别是，这个“校园”在很多时候已
经完美过渡到本来就是他们“家园”的
虚拟网络空间，保持社交距离，改为“网
课”，这对人生观与世界观正在逐渐成
型的 Z 世代来说，显然会有深刻的影
响，所以我认为，全球疫情经验下成长
起来的Z世代，很可能会形成一种以代
际为边界的集体文化记忆，和一种具有
全球共性的Z世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何言宏：这两年来，Z 世代文学越来越引起

人们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每一个时期，

都很重视新生力量。21 世纪以来，我们常会用

“70后”“80后”“90后”和“00后”等基于自然时间

的说法来指称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后浪，但我一直

以为，这样的命名有点简单与随意，只能是一种

权宜之计，迫切需要重新审理。比如在其中，

1995年以后出生的最新一代年轻人，就已经有了

一种更为科学、合理并为全世界所共认的说法，

那就是“Z 世代（Generation Z）”。所谓的“Z 世

代”，实际上就是指 1995 年互联网普及以后出

生、生来就生活和沉浸于数字世界的“数字原住

民”（Digital Natives），是一种全球性的代际现

象，它的命名依据、来龙去脉和对我们中国的适

用性，前两年我曾专门讨论过。现在我最关心的

是，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我们的 Z 世代和 Z 世代

文学，具有怎样的“中国特性”？是否又与整个世

界的 Z 世代及 Z 世代文学一样，具有某些“全球

共性”？

陈 昶：以往单纯地以10年划代，确实简单

化了。我以为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全世界的

Z世代们在思维和写作方式上，一定形成了不同

于以往世代的共同模式。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

是在Z世代的作家与诗人之前，作者们往往都有

保存手稿的习惯，我们收藏了Z世代之前最靠近

他们这一代的“80后”作家与诗人的很多手稿，

我们能从这些手稿中，看到“80后”们的创作与

成长痕迹，看到文本背后的丰富内涵，但是，Z世

代的写作者们，文本的形态都是电子文档，我们

看不到他们的手稿，自然也看不到他们创作过程

中的修改、增删与涂抹的痕迹，所谓背后的内涵，

自然也无从谈起——当然，Z世代的“全球共性”

一定有很多，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方面。

顾文艳：“全球共性”的前提是共同经验。Z

世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当然会分享许多共同的经验。我认为在这些经

验中，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原住民”

这个概念所突出的数字文化影响。在Z世代的

成长环境里，数字网络不仅是认识世界与感知现

实的主要“路径”，也几乎是全方位地渗透进“现

实”，这种现象就是目前常说的“媒介化”问题，所

以Z世代所关心的现实，一切的事实，都依赖于

网络而存在，且已与网络密不可分。全世界的Z

世代们由于共同的数字文化经验，形成了认知世

界和面对现实时的相似姿态，而这又很必然地影

响了他们对现实的塑形，特别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Z世代们的文学创作；第二个方面，就是全球Z

世代都在人生成长的同一个阶段共同面对了一

件全球性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全球性的新冠

肺炎疫情，这对整个世界的Z世代来说，都是一

件非常切实的历史经验，疫情这三年，全球大多

数的Z世代年轻人都是在中学和大学校园生活

中度过的，特别是，这个“校园”在很多时候已经

完美过渡到本来就是他们“家园”的虚拟网络空

间，保持社交距离，改为“网课”，这对人生观与世

界观正在逐渐成型的Z世代来说，显然会有深刻

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全球疫情经验下成长起来

的Z世代，很可能会形成一种以代际为边界的集

体文化记忆，和一种具有全球共性的Z世代的文

化心理结构。

王子瓜：你所说的数字文化经验对于Z世代

认知方式的影响，我也一直很有体会。像《芳草》

杂志“Z世代诗歌”专栏中的许多作品，尽管风格

各异，却常有一些共同的细节，可以称之为“二进

制化”的肉身经验。比如“我自出生起就被装上

了程序/于是有了触发不同事件的按钮”（曳诩

《机械生活》）、“这是命运，是河流，/是我自己的/

排队等着我的生命程序”（朱光明《我原谅了一条

河流的全部》）和“以某个数字代称/递来一个有

关城市线索的压缩包”（梁玉桉《途中行记》）等诗

句，就都共同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即对作为“数

字原住民”的Z世代而言，信息网络、虚拟空间已

经与现实浑成交融，他们也常以自己的“数字经

验”为基点，来建立和表达对自我和对世界的认

知。实际上，他们的历史认知包括对文学史的认

知，也是如此。对过去代群的写作者而言，在意

义的诸多承载形式中，文字与文学极其重要。而

对Z世代来说，技术的发展使他们的精神资源非

常丰富，文字与文学不再那么重要。多数时候，

他们乐意去更遥远的文学传统中寻找灵感，甚

至，他们干脆不在意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游戏

才是他们的真正故乡。他们可能是最不在意文

学史的写作者。有一位Z世代的诗人朋友曾经

说起，她曾不止一次和来自欧美的同龄诗人谈起

策兰，结果他们都很少读他、很少了解他，可见这

种情况并非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例，而是具有

一定的“全球共性”。

Z世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Z世代文学中的“爱无能”，已经不
再是过去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多是由于
爱情受到阻挠而走向失败，而更多地是
由自身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这种爱情
方面主观的无能为力或无意义之感，无
疑与时下流行的“躺平”和“佛系青年”
等现象形成了精神合流。

亲情与亲情伦理对于中国人的意
义与独特性毫无疑问，而爱情与爱的伦
理，无疑又是亲情之外的社会性情感与
社会伦理中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相
对于以往的写作，Z 世代文学总体上

“重亲情、轻爱情”，应该是一种很明显
的中国特性。

何言宏：看来，作为一种全球现象，Z世代们

确实有许多全球共性。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进一

步思考的则是，中国的 Z 世代文学，是否也有自

己的“中国特性”？前一阵读到美国学者关于 Z

世代的一部专著《娇惯的心灵》，其中所揭示的Z

世代性格，比如以“过度保护”和“脆弱人设”等为

特点的“娇惯的心灵”，似乎就是 Z世代的“全球

共性”，但书中所谈的其他方面，明显又只是美国

Z 世代的特点。我们的 Z 世代文学作为中国 Z

世代的经验书写和精神表达，一定也会有自己的

中国特性。我曾基于贾若萱、顾拜妮、蒋在和渡

澜等人的小说和Z世代诗歌等，用“反讽”来把握

他们的精神性格，用对亲情的注重和在爱情方面

的“爱无能”等来概括他们的情感特征，对这一问

题，不知你们都怎么看？

顾文艳：用“反讽”来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性

格很有意思。“反讽”跟通常有所针砭的“讽刺”不

同，反讽没有一个“以刺世事”的具体目标。反讽

是在模糊的语义游戏中，消极地颠覆语言系统乃

至文化系统的能所指。何老师曾经多次指出Z

世代作者倾向于塑造一种“消极自由主体”，呈现

出一种反讽性的精神姿态。我想可以补充的一

个问题，就是这种反讽特征如何与其他世代作家

的反讽意识区别开来？反讽作为一种具有反叛

乃至颠覆性的修辞意识和美学取向，贯穿世界文

学史的各个时代，最著名的，当然是德国浪漫派

的“反讽”，同样是消极自由主体，但指向的是自

我意识的彰显与理性的超越，那么，中国Z世代

的“反讽”，又有什么样的特征与指向呢？

王子瓜：中国Z世代文学的“反讽”，文本特

征上也许更常体现为“戏仿”或“互文”。Z世代

诗歌就常运用具有反讽效果的互文。他们将其

他文本系统中的语句直接纳入诗歌，不仅表达某

种趣味，还是为了揭示目标话语所隐含的某些谬

误或意义。比如曹僧的《切！》。这首诗以“切”为

中心，并置了这个字表达轻蔑含义的一般口语的

体系、以“切题”“切实”等为代表的各有不同的话

语体系，以及同音字“窃”“怯”及与之相关的时事

新闻、古典学术等诸多话语体系，用这一个字及

其相关话语体系的并置，对时代的某一侧面进行

了一种速写，而这样的写法，正是与近年网络环

境的发展有关，也形成了Z世代文学所独有的反

讽特点。而在情感表达方面，由于Z世代作家与

诗人大多一路读书，相比对书本知识的得心应

手，本质上反映了实践伦理的情感教育的匮乏，

往往构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苦闷经历，是一种

被压抑的因素，这的确是特定时代造就的中国特

性。Z世代文学中的“爱无能”，已经不再是过去

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多是由于爱情受到阻挠而走

向失败，而更多地是由自身的主观因素所决定

的，这种爱情方面主观的无能为力或无意义之

感，无疑与时下流行的“躺平”和“佛系青年”等现

象形成了精神合流。

顾文艳：何老师在中国Z世代文学作品里看

到了亲情的突显和爱情的萎缩，我觉得这个现象

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轻爱情”那部分是很

明显的。有一个曾经比较火的RAP视频，是一

位1996年出生的Z世代说唱歌手于贞的《放肆

爱》。这一鼓动“姐妹”们向男人们“放肆求爱”的

视频很有感染力。但这里的“求爱”，却并不是追

求“爱情”，而是在追求一种个人的快乐，一种主

动权和一种无畏的自由，是“随你跳舞随你摇晃

随你开心”。“放肆爱”的歌者，不仅是在消解“爱

情”，颠覆传统的男女关系和伦理观念，更是在很

得意地藐视现实的全部。只有一个无所谓、也无

所畏惧的强大的自我，才能这样轻松地宣布“放

肆爱”的自由和权力。

所以，我把这种“对现实轻蔑而放肆的态度”

视作Z世代文学的一个特征。这种轻蔑与放肆

从创作主体强大的自我出发，渗溢到文本内部，

并且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我想到前几个月

在翻越秦岭时不幸遇难的Z世代诗人星芽。我

认识星芽是在2015年，那时她还不到20岁。我

印象最深的是她跟我说，她一个人跑去北京游

学，没钱的时候每天就吃半包饼干度日。她说这

些话时非常真诚，毫不在意又理所当然，好像眼

前这个物质世界才是虚拟的，不真实也不重要。

那一瞬间，似乎笼罩着她的是另一个现实，一个

完全基于她的精神和她的自我而崛起的理想王

国。这种对物质社会的蔑视遍布了她的诗作，包

括大量以动物、植物和自然世界为主题的作品，

在其诗集《槲寄生的分行书》和《动物异志集》中

频繁出现。当然，跟不免浮躁的说唱歌手相反，

星芽的风格冷静、理性，甚至带有古典气息。诗

人沉浸在一个自我与自然完全融合的理想世界

中，从生命的最初（《刺猬的生日》）延续到成年

（《十六岁》），一直到死亡（《齿轮》）。星芽出生在

1995年，Z世代的分水岭。她在生前所写下的，

是我们这个时代崇高的诗作。

陈 昶：我很认同文艳的提法，其实在Z世

代诗人的作品中，关于“爱情”的很少，即使写到

了“爱情”，也与前几代诗人不同。比如赵淑婧的

《成为》和黄建东的《速朽时代的爱情》。《成为》的

前几句写诗人“做一个中学老师，谨慎而年轻，/

骑自行车上班，住在/五条街外的筒子楼里。/不

迟到，不早退，避免怒气，保持耐心。”描绘了一个

单调重复、缺乏生气的生命状态，随后又从一个

个类似的公共场景如课堂、食堂等推进到个体的

私人场景：“他们间或想象你的生活，在一间/四

壁清洁的公寓，堆满了图书和日记，/你可能认识

很多朋友，半个月寄一封信/带着叹息和蒲公

英。/有一天，你可能有一个爱人。这会是一种

很好的安慰。”这里最后出场的“爱人”，只是一种

寻常的“安慰”，这一称谓，更是有意回避了“爱

情”的字眼与意涵。而黄建东的《速朽时代的爱

情》，则陷入在一种预先到来的“中年感”中，写

自己在拟想的中年：“感伤于/几段破碎的感情，

心灰意懒——”“所以告诉我，/鬼魅般轻柔的瞬

间如何瓦解至此/中年下陷的情欲和冷意的心

灰？/正午的浓雾中，我不再认识你，/希望你记

得我，无论苦与甜。”在这两首关于爱情的Z世

代诗歌中，我们几乎读不出他们这个年龄似乎

应有的爱的激情，一种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爱无

能”的感觉非常明显，我想这无疑是Z世代文学

甚至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令人警醒的

精神问题。

何言宏：也许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

的“爱欲之死”了。Z 世代文学的特征肯定有很

多方面，我们目前讨论的，主要还是他们的精神

性格，特别是在“亲情”与“爱情”问题上，一是因

为，这是 Z 世代文学书写较多的方面，这可能与

他们的社会阅历及社会历史视野相对缺乏有关；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亲情”与“爱情”恰好涉及最

基本的伦理问题。亲情与亲情伦理对于中国人

的意义与独特性毫无疑问，而爱情与爱的伦理，

无疑又是亲情之外的社会性情感与社会伦理中

最为基本和最重要的。相对于以往的写作，Z世

代文学总体上“重亲情、轻爱情”，应该是一种很

明显的中国特性，这方面，我以为贾若萱的中篇

小说《被折叠的光》最有代表性，小说中的女大学

生桃桃，因为父亲高额的医疗费用和母亲投资被

骗的巨大亏空，而为一个叫做周博文的男性代

孕，同时又与一个叫林茂的男生若即若离般地交

往，其中对亲情的注重和对爱情的淡漠，对比得

非常鲜明，也很突出地体现与诠释了Z世代作家

独特的“情感结构”。

代际的对话与超越

Z 世代文学与印刷文化中的文学
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物质性。这种崭
新的物质性，既体现在液晶屏幕上的搜
索引擎和光标随处增删的文本生成过
程，甚至以此非常便捷地形成了近年文
学独特的“知识性”特点；更体现在文本
形式的根本变化。

不同于印刷文化中的前几代作家，
Z世代的故乡是网络文化，他们开始就
知道要牢牢扎根于虚拟场域，才能与世
界交流，这便催化了传统文学机制的嬗
变，Z世代的创作，也在文学传播与接
受机制的网络化过程中变形与塑形。

何言宏：每一代人的历史方位和使命都很不

同。Z世代的划时代意义，也许要远高于之前的

“60后”“70后”和“80后”等几个代群。Z世代是

网络文化的第一代人。我们考察Z世代文学，应

该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来进行。Z 世代作家与

诗人，也需要在与印刷文化以来整个现代作家与

诗人代际对话的基础上，继承、接续、反思、批判，

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与超越。

王子瓜：是啊，Z世代文学与印刷文化中的

文学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物质性。这种崭新的

物质性，既体现在液晶屏幕上的搜索引擎和光标

随处增删的文本生成过程，甚至以此非常便捷地

形成了近年文学独特的“知识性”特点；更体现在

文本形式的根本变化，如最近腾讯NExT Stu-

dios的青年游戏制作人叶梓涛和几位青年诗人

合作了一款叫做“词盘游戏”的游戏程序，将诗歌

写作与游戏的交互性结合起来，使得文学与游戏

的密切关系从过去康德、席勒思想中的原理性层

面，真正转为现实。这都是Z世代文学所带来的

新的可能。

陈 昶：在目前的疫情状态中，我曾有意地

读了不同代际诗人的相关写作，想看看他们的异

同，印象很深的，是“80后”诗人胡桑的《物的时

代》和Z世代诗人童作焉的《一个用来形容孤独

的词》。二者风格上虽有点相似，但胡桑的诗保

持了其惯有的质感，在意象的拼接中最终指向了

一个时代或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整体性；而童作焉

的诗所表达的，则是城市空间中的“个体私语”向

“处理现实”的转换与努力，缺乏“80后”诗人胡

桑的整体感，说明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实”在Z

世代那里还较为模糊，我想，这也许正意味着他

们对现实认知的多种可能。

顾文艳：不同于印刷文化中的前几代作家，

Z世代的故乡是网络文化，他们开始就知道要牢

牢扎根于虚拟场域，才能与世界交流，这便催化

了传统文学机制的嬗变，Z世代的创作，也在文

学传播与接受机制的网络化过程中变形与塑

形，比如与前辈作家相比，当一个Z世代作家更

期待他的读者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自己作品，

而不只是在书店里销售，是否也会有意无意地

选择一种与这种传播形式相应的创作体量、题

材与风格？Z世代“碎片化”写作趋势的存在，可

能正与此有关。

何言宏：我们都注意到了 Z 世代作家总体

性的暂缺。但我以为，他们的总体性，一定会与

印刷文化时代的作家有所不同，并体现出巨大的

突破与超越。就像印刷文化时代以来的几代作

家对古典文学文化的不断突破、超越和对现代文

学文化的建设与创造，是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

上一样，也许我们的Z世代作家，将会以数字网络

文化为基础，创造和建构出一种新的文学、新的

文化，以及属于他们自己的Z世代的文学文化。

本报讯 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始终与现

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云变迁相互交织激荡。

近日，“百年文学主流·小说大系”由济南出版

社出版。“大系”共计10卷，由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张清华、翟文铖共同担任总主编，以近200

万字的篇幅收录了百年文学发展历程中重要

而精彩的中短篇小说，力图通过对经典作品

的系统梳理，完整再现百年中国的文学景观。

据介绍，“百年文学主流·小说大系”受到

文学史典范著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启发，

收录一个世纪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

历史时间为线索，依循文学史演变的轨迹，遴

选与时代洪流相呼应的作品百余篇。“大系”

以1949年为界，分“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

两编，每编分5卷。各卷以所涉时期内代表作

品为卷名，分别为《天下太平》（普罗文学与

“左联”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东北作家

群”小说）、《暴风雨的一天》（抗战时期的“左

翼”小说）、《喜事》（解放区的翻身小说）、《一

颗未出膛的枪弹》（解放区的战争小说）、《喜

鹊登枝》（“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十五棵

向日葵》（“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明镜

台》（“十七年”的探索小说）、《第十个弹孔》

（新时期的反思小说）、《阵痛》（新时期的改革

小说）。每卷封面上列有编者对该卷文学史特

质的概括，并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加以解释。

“百年文学主流·小说大系”力图融艺术

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全书既甄选脍炙人口的

文学史佳作，如孙犁的《铁木前传》、宗璞的

《红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亦

收录富有艺术探索倾向的作品，如魏金枝的

《制服》、萧红的《手》、端木蕻良的《爷爷为什

么不吃高粱米粥》、萧平的《三月雪》等，此外

还选入了在其他文学普及选本中难得一见的

篇目，如洪灵菲的《在木筏上》、曾克的《女神

枪手冯凤英》、秦兆阳的《秋娥》、徐怀中的《十

五棵向日葵》、海默的《深山里的菊花》等，它

们在人物、故事、风格等方面各有独特与新奇

之处。装帧设计方面，丛书以“中国红”为主色

调，凸显百年征程中的艰辛和辉煌，各卷书名

字体使用简洁粗犷的美黑体，富有辨识度。

编者表示，除中短篇外，长篇小说更是

“百年文学主流”的砥柱之作，但因篇幅所限，

此次无法尽情选入，未来将在丛书其他分类

卷次中加以展现。

（欣 闻）

“百年文学主流·小说大系”出版


